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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抬阁春会
■■ 文/徐志俊

在镇江丹徒荣炳一带，春天有很
多集场、集会，在这些群众活动中，最
让百姓们难忘的，当属邻市常州金坛
过来表演的抬阁了。

旧时的金坛，每年的春天，都要
出一次抬阁，俗称“春会”，以祝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

抬阁最早源自古代的细打锣鼓，
起源于明代，鼎盛于清末，是一种融
合戏剧造型、杂技娱乐表演为一体的
大型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是儿童扮演
成古装戏剧人物，悬立在数层阁架之
上，由人抬着并配之吹打器乐，浩荡
出行的一种传统杂技娱乐形式。

抬阁集建筑力学、造型艺术和戏
剧人物形象为一体，构思新颖，设计
巧妙，机关设置惊险绝妙，人物装扮
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
慧和创造力。

抬阁由几名壮汉抬着，在鼓乐声
中缓步行走。前面锣鼓开道，两侧百
姓夹道相迎。旁边则备有鸳鸯叉，时
时维护抬阁上小演员的安全。鸳鸯
叉同时具备给抬阁小演员递饭送菜
的作用——小演员一旦上阁，直至表
演结束，是不可以下阁的。所以在上
阁前一个小时就不可以喝水，上阁前
半个小时，必须方便结束。在阁上的
吃喝问题，都是由下面的工作人员放
在小竹篮里，然后用鸳鸯叉架着递上
去的。

起抬时，上面小演员离地有 3米
多高，悬于半空，宛若天人一般。抬
阁的道具是用铁杆做成的一两丈的
高杆，高杆上有分支，高杆的底部固
定于抬桌之上。小演员被装扮成戏
剧中的经典人物。手持各种道具，在
阁上随着乐声轻轻舞动，表演出惊
险、玄妙的各种形态。

由于抬阁表演的特殊性，抬阁小
演员的选拔成了一个重要环节。挑
选小演员时，对体重、年龄、灵活性、
勇敢程度……都有非常严苛的要求。

家住金坛大南门的陈女士，早已
是满头银发的老人。她清楚地记得
自己童年时做抬阁小演员的场景：那
时她刚上幼儿园，扎了两个羊角辫，
生的眉清目秀，性格外向，胆子也比
同龄的小孩要大的多。当金坛抬阁
的工作人员到幼儿园挑选小演员时，
她是第一个被选中的。经过几天简
单的培训，她就开始上阁了。刚开始
有点紧张，排练了两次过后，她便完
全放开了。抬阁师傅交代的各种表
演姿势，她都学的像模像样。很快她
便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抬阁小演员。

现在，金坛抬阁经过几代抬阁人
不懈的努力，已经成为国家级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不管是小演员的服装，
还是抬阁的一系列配套设备都有了
质的提升。沿袭旧俗，每年的春夏之
交，金坛抬阁人仍然会进行一次巡回
表演——表演的范围涉及周边的镇
江地界。

只是现在的金坛抬阁已不再是
旧时祈祷风调雨顺的一种习俗，它已
然成为旅游景点的一道风景。

“塔里木”位于新疆南
部，在天山、昆仑山、阿尔泰
山之间，东西长1400公里，南
北宽550公里，真可称为浩茫
无垠的瀚海，古代诗人曾用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诗句来描述它。

但“塔里木”的维吾尔语
意为“田地”“种田”。可以想
象几千年前，这里曾是阡陌
纵横、瓜果飘香、桃红柳绿、
鸡犬相闻的绿洲。传说，在
很早很早以前，这里突然刮
起了排山倒海的黄风，一连
刮了七七四十九天，刮得天
昏地暗、日月无光。等到风
终于停了，人们睁开眼睛一
看，阡陌田野，绿树村庄全被
黄沙淹没了，清清的河水也
埋入了黄沙。从此，塔里木
变成了死亡的瀚海，它的中
心出现了有三个浙江省那么
大的沙漠，人们给它取了个
名字叫“塔克拉玛干”大沙
漠。

“塔克拉玛干”就是进去
出不来的意思。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疆
的生产建设兵团向塔里木展
开了声势浩大的进军，要揭
开塔里木神秘的面纱，变戈
壁为农场，变瀚海为塞外的
江南，下面我要述说的是进
军塔里木的勘测队员给我讲
的真实的故事。

那是在一九五五年的春
天，我们向塔里木腹地进发，
为的是勘测并摸清塔里木河
上游的荒地资源。走进了塔

里木，戈壁荒原上的天气真
是变幻莫测，早上冷得发抖
穿上皮大衣，中午火辣辣的
太阳晒得汗流浃背。记得那
是一个很好的天气，蓝蓝的
天空就像无边的玉石没有一
丝云彩，静静的大漠万籁无
声。第二天下午，忽然在远
方的蓝天白云下，显出一片
苍翠的胡杨林，有树就有水
源，这对我们勘测队员真是
太 重 要 了 ，赶 到 了 胡 杨 林
边。嗬！这是片很大的胡杨
林。胡杨树是塔里木特有的
一种怪树，耐旱耐碱，同在一
棵树上，一侧长出的叶子像
柳叶，而另一侧长出的叶子
却像杨树叶。我们的驼队向
树丛深处缓步前进。使我们
惊讶不已的是在树林深处开
阔地的中间，竟然生长着一
片麦田，麦子已长出一尺多
高，绿油油的充满着生命力，
在微风中欢快地摇曳着。就
在我们跳下驼峰围近麦田
时，猛然，从一侧的树林里冲
出两只黑狗，狂吠着向我们
扑来。

就在这时，树后闪出一
个人影仓皇地向树林深处逃
去，两只黑狗也回身跟着那
人奔去。我们盯着那人紧
追，一面追一面喊：“老乡，不
要怕，我们不是坏人！”这时
前面奔逃的人被枯枝绊了一
脚，摔在树下。原来他是一
个头发胡子全都雪白的老
人，脚上蹬着一双粗针缝成
的不像样子的羊皮鞋，身上

穿着一件补了不知道多少层
的袍子。经过我们和他交谈
才知道，这老人今年九十多
岁了，这里是光绪年间设立
的最后一个驿站，他就是这
个驿站的负责人。这个驿站
只有他和妻子两人。那是在
很多年前，忽然有一天门前
渠道里的水干了，从此再也
没有外面的人到他的驿站来
了，原来不远的塔里木河从
上游改道了，这一带就成了
杳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多少
次他带着妻子想逃出这瀚海
沙漠，都差点丢了性命。幸
好他们原来这片胡杨林里就
有眼泉水，他俩就在这里种
了地，把原来的几只羊作为
种羊。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
直到今天，也不知道过了多
少年。他还带我们到他的古
老破旧的驿站住了两天，还
见到了他九十来岁的老伴。

勘测队员的故事讲到这
里就结束了。后来，我采访
塔里木军垦农场时已经是六
十年代初了，塔里木已经星
罗棋布地建起了十多个机械
化的大型农场，这里早已变
成像那位骆驼客在幻觉中看
到的花红柳绿、鸡犬相闻的
塞外江南了。你听，这里的
维吾尔族老乡为塔里木的今
天编出了美丽的歌曲：

“天山高来高万丈，塔里
木河千里长。

千里流水唱起歌，塔里
木河两岸棉花香……”

塔里木的故事塔里木的故事
■■ 文/朱世耀

听雨的，一定是个闲人，
肚中不饿，身上不寒，心中无
事，否则，一定坐不住。

我可以了，我已退休，慢
慢不敢走太远的路，于是喜
欢坐着听雨。

雨，可以听三个季节，春
雨绵，夏雨急，秋雨萧疏。落
雨无声，必要落在什么上面，
才会簌簌柝柝，如击如扫，发
出各种声音。春天听竹上
雨，夏日听蕉上笃，秋来听荷
上珠，还可听梧桐泪。冬天，
是下雪的日子，落雪也无声，
轻飘飘地落到地上、树上、屋
上，没有声音，听是几乎听不
成的。尤其是在暗夜里下，
早晨推开门窗一看，万水千
山突然给盖上了厚厚的棉花
胎。

听雨得开窗，坐在背风
处。于南窗听竹，东窗听蕉，
西窗听梧桐。至于听荷，得
一小船，到荷叶中间去。

听雨，最好不能郑板桥
似的躺在床上。也不需要站
着，坐在临窗，你的书桌前，
面前有一杯茶。也可以依在
美人靠似的栏杆上。一个
人，不要有其他动静，就这么

静静地听雨。听天
地呢喃，如蟋蟀般
的窃窃私语。

譬如听古琴，
一个人弹，就一个
人听。除了琴声，
不要伴奏。最多不
时有一两下碰铃，或
者一两下铜磬声。也
不要人陪，燃一支香足
矣。

人不能永远安静，那样
会失去了活力和生趣。人总
要有片刻的宁静，静下心来
审视自己，观照内心，祈得一
丝开悟。心若开了，无论多
么黑暗的地方，都能有光照
进来。我说的不是睡着后微
鼾的那种安静，而是明明醒
着时候的内心的平静。

前几年我曾到西天目山
中去听雨，那天，适逢山中大
雨，四周云山雾罩，沟满涧
流。窗外漫山是竹，雨洗成
满山的青翠。

那雨，满山满谷，铺天盖
地，听得过瘾。

还有的是在靠近南美洲
的小岛上，雨季来临，时时刻
刻要准备跟雨打交道。那里

的雨，珠大粒重。欲来未来
之时，就听得由远而近的轰
鸣声，来了之后打得椰子树
枝叶疯狂舞动，雨点像一只
只乒乓球砸向铁皮瓦，此时
有声胜无声，你讲话，我根本
听不见。

现在，我只是在家中听
雨，大雨很少。小雨微响，动
静都不是太大，像无数的人
低语。说着什么，听不清楚
了。温庭筠说，梧桐泪，三更
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
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那是他在离开镇江，背
对江楼，舍不得走。我就在
镇江，不离不弃，我很欢喜
呢！

听雨听雨
■■ 文/秦聿森


